1000枚鸡蛋砸开“莎拉·卢卡斯”中国首展帷幕

当1000枚鸡蛋纷纷砸向白墙，蛋黄、蛋清、蛋壳流泻的痕迹迅速在墙上渲染出一幅画，红砖美术馆随之沸腾了起来，这件“正在发生”的行为及装置作品《致女人的一千个鸡蛋》（One Thousand Eggs: For Women），拉开了英国最具影响力、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莎拉·卢卡斯在亚洲最大规模个展的帷幕。

​莎拉·卢卡斯现场邀请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女性及身着女装的男性观众向一面空白墙壁扔鸡蛋，“Egg在英文中代表鸡蛋又意为卵子，但是拥有卵子的女性却不能像男性一样将精子射出。这是一项解放性的活动，我不认为通常情况下女性有机会释放”。蛋经常被与生育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卢卡斯的作品中，不同形态的蛋反复出现，发挥着符号性和喜剧性的效果。随后她邀请观众吃香蕉，犹如对她上世纪90年代知名的“自我肖像”系列《吃香蕉》（Eating a Banana）这件早期作品的一次戏仿。

“这个筹备长达2年的展览，涵盖莎拉·卢卡斯100余件重要作品及特别为本次展览创作的十余件新作，提供了让艺术家的作品与中国观众全面对话的机会。”策展人闫士杰说道，“红砖美术馆的室内外空间极大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欲望与激情，莎拉·卢卡斯砸蛋、砸车的行为现场、在地创作与展览作品空间，共同塑造了一个弥漫着卢卡斯艺术能量与气场的空间。”

莎拉·卢卡斯曾亲赴北京对红砖美术馆的空间、建筑、园林进行深度考察。谈及此次展览，莎拉·卢卡斯坦言：“面对红砖美术馆如此巨大的空间，我曾踌躇过。比起对英国的熟悉，我并不太了解中国人如何思考文化、常规、无畏、激进与保守”。而这并不影响她对此次中国首展的期待：“每一个展览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不同场域和文化语境下，作品所激发的跨文化对话也会不同。因此我耳目全开，广伸触角，拭目以待。”

她在北京长达近十天的驻地，除布展外，还就地取材完成一系列新作。《北京钻石》（Beijing Diamonds），艺术家挑选一辆老旧黑色沃尔沃汽车，开展前与众多参与者一起砸毁。这件作品灵感自于艺术家在英国经常看到的被故意毁坏的汽车，与展厅中同样以废旧汽车及香烟为材料的《废话墓志铭》（Epitaph BLAH BLAH, 2018）形成了呼应，汽车破烂的外观和外露的引擎形成鲜明对比——巧妙地将暴力付诸于对死亡的精妙暗示之中。

在另一件新作品《下面（北京）》（Down Below ，Beijing）中，艺术家将粉色的硅橡胶倾倒在一个在北京当地获得的废弃浴缸中，硅橡胶缓慢地从浴缸的排水口流出，在浴缸下的地面逐渐扩张，最终形成了一滩凝固的粉色乳胶。

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崛起的“青年英国艺术家”（YBAs, Young British Artists）群体的一员，莎拉·卢卡斯196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由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执政的保守意识下的英国。在金史密斯学院就读期间，她不再满足于自己受当时极简主义影响所创作的雕塑作品。在女权主义文学、色情和性观念的启发下，她开始转向廉价、触手可及并且与她生活息息相关的材料。

过去三十年间，卢卡斯用“拾得物（Found Object）”和日常用品构建出独特而具有强烈挑衅意味的视觉语言，将家具、食物、小报、长筒袜、马桶和香烟等琐碎的日常物品转化为迷惑、荒谬，或大胆、幽默而具有对抗性的场景。《纽约时报》曾把卢卡斯的创作力量归于她“毫不畏惧的挑战态度”——“她对性别、阶级和语言的思考直率而暧昧，使她成为少数从YBAs群体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艺术家之一”。

展览文献区特别呈现莎拉·卢卡斯的挚友，被称为“YBA运动的编年史家”的摄影师约翰尼·山德·基德（Johnnie Shand Kydd）跨度25年，记录了从1996年至今的卢卡斯及其友人的35件摄影作品。“莎拉·卢卡斯面对镜头时一点都不害羞，或完全拥抱镜头或完全忽略镜头，对一个摄影师而言，她是一个完美的拍摄对象。”山德·基德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实际上，很多照片都有着莎拉·卢卡斯本人的一种魔力。”

文献区同时展出莎拉·卢卡斯大量画册、手稿及她生活中极具代表特质的物品等，包括卢卡斯的伴侣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immons）拍摄的影片，让观众得以近距离走进这位激进、先锋的艺术家。

[bookmark: _GoBack]本次展览得到英国大使馆文化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大力支持，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中国区艺术总监莫睿(Rehana Mughal)表示：“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了最为出色的英国艺术家之一——莎拉·卢卡斯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希望莎拉·卢卡斯的作品能够为中国的观众带来更多灵感。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点燃想象，对性别、幽默和死亡有更多思考。”

